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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訪、撰文：蕭朗傑

問：您有看過網上文學嗎？

答 : 網上文學看得不多，都是看由網絡版本變成紙本的，例如：
劉慈欣的《三體》，他是目前最有名的網絡科幻小說作家。《三體》
這本小說最初就是由網絡文學後本出版發行的。其實在網絡上，那
種不斷寫作，不斷連載的作品，我看得很少，但是如果它在紙本的，
我會關注。

問：現在香港有本很出名的小說叫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

開往大埔的紅 VAN》，它由網絡文學到出版發行，雖然文筆不是

很細膩，但作者以廣東話為小說人物的對白，把不同背景的角色表

現得很傳神。您覺得這本小說可以稱得上是佳作，還是只是普通的

作品呢？

答：這本小說我聽說過，但是未有看過。但是我對網絡文學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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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是持一種謹慎而樂觀的態度。進入 21 世紀以後，網絡發達，催
生了整個網絡文學的發達，這絕對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現象。這很可
能對我們的閱讀方式，文學興趣的培養都會帶來影響。雖則它是一
個不可忽視的存在，因為它的量大，寫的和讀的人也特別多；再加
上這一種網絡文學結合了現在年青人的品味，包括一些跟文學沒有
太大關係的，社會中最普通的讀者。他們也會接觸網絡文學，這
些人經過若干年以後，他們再來看文學，可能對他們來說，文學就
是網上用口語寫的作品。所以這些網絡文學將來到底怎麼走，怎麼
評價，其實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。那麼網絡文學相對於嚴肅文
學，像李銳或者閻連科等作家的作品，他們也是面臨着很大的挑戰，
其中一個挑戰就是來自網絡文學。因為一般的讀者大都關注網絡文
學，可能對嚴肅文學興趣不大。所以嚴肅文學基本上有一部份在變，
他們未來如何發展也是一個問題。除此之外，與作者也有關係。很
多作家由網絡作家變成紙本作家，像劉慈欣，他現在不會在網上寫
作，直接在紙本上創作。也有另一個例子是甄環傳，他由網絡文學
變成了電視劇，賣座以後，他也不再在網絡寫作了。所以這一批原
來的網絡作家，也要面對轉型的過程。這些問題放在一起，我覺得
對網絡文學，我持一種謹慎樂觀的態度。既看着它對當代中國文學
的生態所帶來的影響，但是又看到它自身的局限性，因為網絡文學
相對於嚴肅文學，它的水平要差很多。在它的價值上和藝術成就上，
完全不能夠跟嚴肅文學相提並論的。也許經過若干年的發展以後，
它們自身也會發覺到自身的問題，也會在意識和藝術層面上，能夠
大大改進。

問：我注意到五六十年代，報刊發達，也有很多小說連載。現

在，香港很多嚴肅文學週刊都銷情不佳，但是網絡文學大行其道，

這個網絡會不會是五六十年代報刊的再現？

答：其實報刊的發達在二三十年代就開始了，它們有一定的相
似性，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當時的連載小說之中，它其實產生了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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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優秀文學作品。在網絡當中，到底能產生多少，能夠流傳下來
的作品，這個其實是網絡文學面臨的一個問題。如果它們只滿足於
點擊率和低俗趣味，那它是沒辦法走遠的，它永遠都是網絡寫作。
那如果它有意識地追尋文學，變成有個性化的作品，那我也相信它
亦會產生很優秀的作品。

問：類似《紅 VAN》的作品，它們用了很多廣東話，別的地

方的人可能看不懂。現在中港交流頻繁，您覺得本士的作品應該堅

持有本土的特色，還是應該「標準化」呢？

答：首先，這個是一個語言的問題，內地主要是以普通話為主
的，夾雜一些方言，但是香港主要是粵語和英語，這個在交流的過
程中的確有點困難。在語言上亦形成了文化的對話，從大的視角來
講，香港文化應該從整個中華文化下面展開的，在展開的過程中，
它也接受了非常深厚的西方文化影響，尤其是英國文化，所以形成
了香港文化自身的特點，這個跟內地文化不同的特點正好形成對話
和交流的可能性。如果說它與內地完全一樣的話，那也就不存在交
流的問題。我一直覺得不同地方的文化也好，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，
還是一方面堅持着自身的民族性，但是與此同時，千萬不能拒絕與
其他文化交流和對話。這種交流和對話，不會抹殺自身原有的文化，
相反，可能會對自己的文化帶來新的刺激，推動自身文化發展。所
以我覺得香港有識之士都會注意到的。

問：現在新聞出現了很多「共產中文」，這會拉低人們的中文

水平嗎？

答：這是個語言學的問題，這是語言表達的不同。在中港台有
很多不一樣的地方。這其實對現代漢語的豐富性其實是一件好事。
同一件事情，不同的地方有它表達的方式。我覺得這也不至於會拉
低中文水平，這只不過是習慣不同，每一個時代也有它的表達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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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會自然淘汰。現在你看共產中文不是這麼好，可能經過若干年以
後，他自然而然就會被淘汰掉。所以對於語言的表達方式，最好就
順其自然。

問：當您看到用不同方言寫的書的時候，您會怎樣克服語言的

障礙呢？

答：方言寫作是一種很特殊的寫作方式，其實也是很小眾的。
《海上花列傳》就是用吳語寫的，後來張愛玲才把它翻譯成白話，
因為大家都讀不懂。這種語言的嘗試是應該的，但是這個嘗試應該
有一個限度，一超過限度就會為文學帶來了障礙。小量的方言可以
豐富語言，像閻連科也用了湖南的方言。如果方言太多就讀不下去
了。所以我覺得這是可以探索的，但不會成為一個潮流。




